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, 1833~1897

要做大膽的反動派談何容易，但布拉姆斯以其高度理性智慧，在世人的訝異中，在古典主義已成陳跡的十九世紀末，再創古典風格的第二盛世。但是布拉姆斯(Johannes Brahms, 1833-1897) 的反撲畢竟只是強弩之末，在其身後不復再有傳人，布拉姆斯也就成為名符其實「德奧古典主義的最後一人」。後人把他與巴赫(Johann Sebastian Bach, 1685-1750)、貝多芬 (Ludwig van Beethoven, 1770-1827) 並稱為「三B」。

布拉姆斯生於德國漢堡一個窮苦家庭裡，從少年就必須兼差以貼補家用。貧賤的出身強迫布拉姆斯深入瞭解民間音樂，對壯年創作打下基礎。一八五三年認識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幸( Joseph Joachim, 1831-1907)，同年會見了晚年的舒曼(Robert Schumann, 1810-1856)。舒曼在他生前最後一篇樂評「新的道路」中，為布拉姆斯的才華大力鼓吹，使布拉姆斯得以躋身樂壇中堅人物。舒曼死後，布拉姆斯非常悲働，並與其遺孀克拉拉．舒曼(Clara Wieck Schumann, 1819-1896) 維持了將近四十年的親密友誼。布拉姆斯終生未娶，他與舒曼夫妻的深遠錯綜關係，也常成為後人煮酒閒談的話題。克拉拉去世於一八九六年，布拉姆斯大概自知天命不遠，便大焚書信手稿，隔年也在維也納去世，享年六十四歲。
對不熟悉布拉姆斯音樂語言的人來說，其作品只能用一句「枯燥晦澀」來形容。如果說聽約翰．史特勞斯 (Johann Strauss ІІ, 1825-1899) 像坐雲霄飛車、聽孟德爾頌 (Felix Mendelssohn, 1809-1847) 像走馬觀花，聽布拉姆斯就像爬高樓的樓梯。一級重過一級，聽得人汗流浹背、氣喘如牛。他的作品充分顯其人格特質，保守、拘謹而充滿智性的光輝，也因此他的作品越嚐越夠味，像醇酒一樣芬芳誘人欲醉。布拉姆斯作品種類非常廣泛，包括交響曲、協奏曲、管絃樂(尤其是變奏曲)、鋼琴曲、室內樂、聲樂曲等。（陳效真撰文）

布拉姆斯：C小調第一號交響曲，作品68
Johannes Brahms : Symphony No.1 in C minor , Op.68

第一樂章：稍微綿延地….快板 (Un poco sostenuto…Allegro)

第二樂章：綿延的行板 (Andante sostenuto)

第三樂章：有一點稍快板與優美的 ( Un poco Allegretto e grazioso)
第四樂章：終曲，比行板更慢…..不太快的快板，但充滿活力

          (Finale, Piu Andante …..Allegro non troppo, ma con brio)

布拉姆斯不隱瞞貝多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造成的心理壓力，「當你無時不刻聽到『那位巨人沉重的腳步聲時』，心中會做何感想？」。他一直到四十三歲才慎重其事的發表第一號交響曲，之後三首交響曲也都沒有標題。遵循嚴謹的古典主義一以貫之，後人因此慣稱他的第一號交響曲為「貝多芬第十號交響曲」。
布拉姆斯的作品，在古典的秩序與均衡中，卻也不失浪漫親切的特質，所以一直受到大眾的喜愛。同時由於他的姓氏第一個字母也是以B開頭 (Brahms)，所以在德國音樂史上，與巴赫 (Bach)、貝多芬 (Beethoven) 並稱三B。三B中的巴赫建立了近代音樂的基礎，貝多芬把古典樂派發展到了最高峰，並開創了浪漫派的先河，布拉姆斯秉承古典樂派的精神，兼收浪漫主義的方法，創造了他自己的音樂風格，確立了新古典樂派。布拉姆斯的年代，正值歐洲各大歌劇院被華格納聲勢浩大的歌劇所主宰的時代，也是理查‧史特勞斯驚人的交響詩成為歐洲人大街小巷共同話題的時代，布拉姆斯的音樂仍然能不為局勢所動搖，代表看它向來被人所認定的一切價值──明淨純粹，貝多芬與舒曼一脈相承的古典精神。
許多作曲家在他們年輕時代便開始從事交響曲的創作，如海頓、莫札特、孟德爾頌、柴可夫斯基，即使較晚如貝多芬也在三十歲前完成生平的第一闕交響曲，可是布拉姆斯卻遲至西元一八七六年才完成第一號交響曲，當時他已四十三歲了：而這其中的因素莫若是布拉姆斯那嚴謹的性格使然，如果自己沒有萬全的把握、充足的信心，他是不會輕易地動手創製如交響樂這樣大的工程。

從恩師馬克森那兒，布拉姆斯學到了古典學派音樂巨人貝多芬的偉大性，再加上《德意志安魂曲》的成功，帶給他信心，自詡要承續貝多芬的精神，於是這首交響曲終於在萬眾翹首期盼之下問世了，而被譽為是繼貝多芬的第九闕交響曲之後的「第十號」，然而此曲的確是富有濃厚貝多芬色彩的作品，就如終樂章主題旋律也近似貝多芬的第九號《合唱》交響曲。這首曲子現在已和貝多芬的交響曲並列為世人所喜愛的曲子，也是演奏會上的常見曲目。
第一樂章在定音鼓低沉持續的敲擊聲中開始，主題是典型的布拉姆斯狂風暴雨式的風格。第二樂章雖然平靜憂鬱，但是也充滿了戲劇性與哀怨的情緒。第三樂章並不是傳統的詼諧曲，而是以一個如歌般優雅的樂章代替，布拉姆斯特別強調單簧管與長笛等木管樂器柔和的音色，讓人想起古典時期的嬉遊曲或是小夜曲。第四樂章在富有詩意的導奏中開始，但是音樂逐漸被驚慌不安的情緒所取代，最後這種情緒在鼓聲中忽然停止，出現了被後人認為與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《合唱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頌歌風格主題。布拉姆斯曾經表示，「隨便哪個傻子都聽得出來。」他這樣的佈局和貝多芬《合唱》交響曲第四樂章相同，但是布拉姆斯只是採用這樣的架構，寫出來的音樂還是完全屬於布拉姆斯。（陳效真撰文）












